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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A16

救场 秦治民

李晓敏

1976年12月，当洛阳的第一场雪悄悄降临时，我参军来到

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一座小城——通辽市，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铁道兵部队卫生队的一名卫生员。从没出过远门的我，原以为家

乡的雪下得够大，冬天够冷，到了这儿才知道，和家乡比，这里就是冰

和雪的世界。

在气温零下35度的寒冬，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栋高楼都被大雪厚

厚包裹着，宛如一个个巨型奶油蛋糕；街头巷尾的汽车则像一个个胖

乎乎的白色甲虫，顶着厚厚的积雪缓慢前行。树木被雪压弯了枝头，

湖面冰封，眼前尽是一望无际的白色荒原，狂风呼啸而过，卷起雪

雾，似是一群群白色骏马奔腾驰骋，让这片天地更显苍茫辽阔。

一到军营，我们这群新兵便被全副武装起来，皮帽子、皮大

衣、皮手套、翻毛皮大头靴，出门再戴上大口罩，整个人的负荷

一下子增加到十几斤重，走起路来根本迈不开步，只能一点点

往前挪，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摔个仰面朝天。那时候，看到当

地兵走路如溜冰般自在，心里很是羡慕。

不久，部队组织我们卫生队的新兵步行去团部看电

影。出门时，大家都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剩下两只

眼睛骨碌碌转，如果不听声音，根本分不出谁是男兵谁是

女兵。团部机关电影院距离卫生队营房大约三公里，那时

大家兴致蛮高，排成一队大声唱着歌就出门了。

正值隆冬，整个城市都穿上了冰衣裳，房檐上挂着的

冰柱胳膊般粗，足足有二三尺长，阳光一照，晶晶亮，刺得

人睁不开眼。路上，汽车和行人都小心翼翼地走着，特别

是骑自行车的人，都自觉地远远拉开距离，否则只要前

面一辆车摔倒，后边的车便刹不住闸，一连串能倒下一

长溜人，这时候满大街的人都会停下脚步，一边搀着、拉

着他们起来，一边无可奈何地笑。

刚出门时，我们蹑手蹑脚，走得还算稳当，可是没走

几步，困难就来了。大家大多是从中原或南方来的新

兵，对于走这样的冰道还是头一遭，队伍里不时有人摔

倒，后边的人忙伸手去扶，不料一用劲儿，自己也一块儿

倒下了，再后边的人站立不住，也跟着一起倒下。就这

样，大家一连串地摔跤，一路上摔倒了十几次。

我穿着几斤重的翻毛皮大头靴，走在冰路上就像在踩

高跷，每次队伍摔倒都有我的份，好在带队的干部有准备，

早早就让大家出了门，所以一路上尽管跌跌撞撞走得缓慢，

但赶到时电影也才刚刚开始。进了电影院，里面灯光昏暗，

我艰难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像个笨拙的企鹅在人群的缝隙里

艰难地寻找着座位。

终于坐下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看着精彩的电影画面，我的

脑海里却不停地闪现着刚才赶路时的狼狈模样，一会儿忍不住皱

眉，一会儿又忍不住好笑。

自那以后，不管再冷的天，有事没事我都爱到室外溜达，想让自

己尽量快些适应这里的天气。慢慢地，我不仅能在冰天雪地里稳

稳地走路，高兴时也能像当地兵一样一步一溜，自由自在了。再

后来，就算两手同时提着两桶水，我也照样能在冰面上健步如

飞，那感觉别提有多痛快了！

大凡有戏剧舞台经验的人，都清楚“救场如救火”的分量。

戏剧表演期间，正规职业剧团出岔子的事不常见，但在过去的

江湖班子里，这事却时有发生。一旦出现差错就要想法弥补，这就

叫救场或救戏。

救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救好了，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即使行家

里手看出破绽，也会因为弥补得天衣无缝而成为美谈。也有不会救场，

或救得不好半道卡壳中途退场的，这就会闹得满场喝倒彩，落下话柄，成

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一个救场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戏班子在演关公戏，扮关公的人上场时竟忘了戴胡子。

他一上场，对方演员就问道：“来将通名！”他威风凛凛地用手一捋，啊，忘戴

胡子了！他急中生智马上答道：“吾乃关云长之子关平是也！”对方演员心下

明白，立刻厉声喊道：“老夫刀下不斩无名之徒，让你家父帅出马！”他仍以关

平的口吻说：“尔等鼠辈，焉何是家父的对手，休得逞能，放马过来！”锣鼓声

中，两人一番打斗后下场，戏也就正常演下去了。

有一年，县剧团在我们村里演戏，因为下雨不能演出，几个熟悉的演员

在我家闲聊，也说了一件舞台救场的事。

那时剧团在某地演《智取威虎山》，扮栾平的演员上场说“见过三爷”后，

扮坐山雕的演员来了句：“栾平，那么说密电码在你手上了？”一听这话，“栾

平”一愣，忙说：“三爷，这密电码嘛——”一旁扮大麻子的演员知道“坐山雕”

说错了词，忙提醒道：“三爷，咱先问他联络图，再问他密电码？”“坐山雕”立

即改口：“栾平，到底联络图在什么地方呀？”戏继续演下去了。“大麻子”巧妙

地救了这场戏，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

还有一件救场的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年我十四岁，在豫西一个业余曲剧班子跑龙套。一次晚场，我们在

洛宁县杨坡村演出传统剧《李天保吊孝》，我扮演李天保岳父张忠实的家

郎来喜。上场后，我站在舞台侧面等待主角上场，扮演张忠实的贾师傅

在小锣的伴奏声中上场，而后道了四句韵白：“天高摸不着，斗大盛得

多。母狗咬伢狗，狗也怕老婆。”在人们的哄堂大笑声中，他慢慢落座，

叫了声“来喜过来”。我应了一声，可扭身时傻了眼：我穿的又肥又大

的缎料彩裤脱落了，脚步怎么也移不动。于是，我只好无可奈何地

说：“老爷，我不能走了！”

贾师傅是个老江湖，他见状长长地叹了口气，慢慢站起身，在

小锣的伴奏声中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说：“这么大的孩子了，连

个裤子也系不牢，还要老爷给你系裤子。”他帮我系好裤子后，

我随他来到座位旁。他落座后，又接着说：“来喜，人家都叫

我老鳖一。我看你老奶奶就是个老鳖二，小气得连根腰带

也舍不得给孩子做，我回到后堂骂她！”此时我的心情已

经平复，就顺着他的话头说：“老爷，你不敢！”他一听，

马上动气道：“谁说我不敢骂她，我现在就骂——”可

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然后

叹口气轻声说：“算了，我不骂她了，今后慢慢

和她算账！”

我的裤子脱落是意外，但被贾师傅

几句夹白化解得合情合理，这恰如其

分的救场倒增加了这出戏的艺术

效果。

难忘当兵第一冬


